
 

富可敵國的香港，為何是閱讀文化貧瘠之城？ 

 

                                   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 

                                                   

香港曾經擁有宏大的書店開業盛況。2012 年 8 月，誠品進駐全

球租金最為昂貴之一的銅鑼灣，佔據希慎廣場三層之多，在香港開設

其第一家書店。開業一個月內，書店天天人滿為患，週末甚至要排長

隊才能進入書店。香港歷史上有過這般書店開業盛況嗎？可能沒有。

誠品開始慷慨回報香港人，雄心勃勃地提出 24 小時營業計畫，為喜

愛閱讀的人在名店和食肆雲集的銅鑼灣提供一個溫馨的家。 

但在開業一年後，銅鑼灣誠品書店卻遭遇了非常尷尬的運營問題。

書店人流急劇下降，很多人只看不買，更為可怕的是它成為了許多港

人和遊客消遣遊玩之地。港人發現誠品書店是躲避銅鑼灣洶湧人潮的

好去處，這便出現了在書店裡排隊買咖啡的擁擠人群，而且人數居然

遠遠超過排隊買書和任何櫃檯前看書的人。內地遊客也樂意來這個書

店，他們是懷著朝聖的心情來參觀，因為內地只有一家開設在蘇州的

誠品書店。更耐人尋味的是，銅鑼灣誠品在開業幾個月之後便取消了

24小時營業制度。 

誠品書店為什麼在香港經歷了如此劇烈的變異？我覺得主要原

因是香港缺乏的一種閱讀文化的存在。放眼全球，一個國際大都市必

定存在著一種閱讀文化。即使在以金錢為導向的國際金融中心，比如

紐約、倫敦或東京，大量閱讀人群出現在書店、地鐵、圖書館、咖啡

店或公園。與這些城市相比，在香港這個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喜歡

靜心閱讀的人數和在公共場所能遇到民眾閱讀的機率，卻是少之又少。 

銅鑼灣誠品書店面對的尷尬境地其實折射了這個問題。誠品在開

業後推出的 24 小時營業制，為的是營造良好的閱讀氣氛和推動積極

的閱讀興趣。但是，這種努力卻與香港的主流生活觀念格格不入。原

因很簡單，港人多喜歡在入夜後做飲食男女玩樂或在緊張工作後回家

休息，極少人會有心情坐下來靜靜讀書。所以，用營造閱讀氣氛的方

式來抵抗銅鑼灣入夜後的紙醉金迷和燈紅酒綠，在香港注定是一種以

卵擊石式的無謂嘗試。 

為什麼香港在物質上富可敵國，但在閱讀文化上卻是一個貧瘠之

城？我認為造成這種狀況主要是因為香港缺乏營造閱讀文化的兩種

必要空間。首先，閱讀文化需要實體空間。它給予個人一定的自我空



 

間，在沒有他人煩擾的情況下，開始閱讀各種書籍文章。它可以是一

個完全的私人空間，比如一個閱讀者的書房或者臥室。但它可以存在

與公共領域內，比如在圖書館、咖啡廳、公園廣場等地。閱讀者置身

於他人可以隨意進入的區域，但他可以用書籍報刊規劃出一個屬於自

己的閱讀空間。在這種空間裡，人的眼和腦關注的是在吸取閱讀的信

息和知識，相對較少關注存在於周圍的他人。其次，閱讀文化的營造

也需要精神空間。在擁有閱讀實體空間後，人會逐漸對閱讀產生興趣，

把它當作理解自己，他人和這個世界的一個重要方式。在建造這個精

神空間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人把閱讀逐漸當作為自己生活中的一個

習慣。如果不閱讀，有的人就會感到失去了一個生活的支柱。 

然而在香港，整個城市的運作一直侵蝕著閱讀文化的實體和精神

空間。大多數港人被迫居住在狹小擁擠的居住空間，因而就失去了很

多閱讀的實體空間。將近一半港人住的是小如火柴盒的公屋單位。即

使多數住私人住宅的港人，他們的家居空間也相當狹小。更為可怕的

是，香港居然有數以十萬的人居住「劏房」、「籠屋」或是「棺材房」，

這些人睡覺和放置私人財物的空間是比一張單人床表面積還要小得

多的籠子。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有多少港人能在自己的家居環境下去

安心閱讀？每個家庭到底有多少能力為家人提供閱讀空間？很多人

回家，回去的卻是一個個火柴盒，甚至其實是如圈養動物的籠子。 

很多港人離家閱讀的公共空間也極為狹小擁擠。目前香港有 67

間固定公共圖書館，總藏書大約為 1, 248萬冊。但這些圖書館供公眾

閱讀的空間非常有限。比如最大的中央圖書館，居然沒有單獨的自修

閱覽室。其 4和 5樓的報刊閱覽室的閱讀座位也是非常有限的。其他

32 個圖書館設有學生自修室，但這些自修室多比較小，而且設施陳

舊。比如在居住人口眾多的堅尼地城內的士美菲路圖書館，是由 4個

小小的房間组成，馆内没有阅览室。這個圖書館樓上的市政大厦内有

一个自修室，它只有一個教室大小，室內的座椅極其陳舊。更為可笑

的是，這麼小的空間居然還被命名為「臨時自修室」，這即意味著它

隨時可以被政府宣布關閉死亡。 

在很多城市，公園和廣場可以被自如的用作閱讀場所。但在香港，

多數公園和廣場在工作日被各種喧囂的商業樓和洶湧的車流包圍著，

在周末則幾乎被外傭占領，作為他們的聚會之地。所以，多數公園和

廣場就失去作為閱讀實體空間的功用。 

在這種環境下，私人掌控經營的場所便成為了多數港人在工作學



 

習之後消遣娛樂的主要空間。但在人潮洶湧的商場，充滿各種美食誘

惑的大小餐館，或者是在觥籌交錯中的酒吧，又有幾個人能拿出書籍

報刊開始隱身為閱讀者？咖啡館幾乎遍布香港街頭巷尾，但面對店家

支付的高昂的租金，又有多少人能忍心拿出書籍報刊在那裡悄然自讀

一大段時間? 

在大多數人缺乏閱讀空間情況下，甚至是香港政府連番悲嘆建造

公屋土地不足時，香港政府卻仍舊把大幅土地租給私人以作為極少數

人享樂的巨型世外桃源。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佔地 170多萬平方米，

但它只為區區 2,000多位城內富甲一方人士開放。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佔地 120 多萬平方米，但它只為區區 3 千多位城內富甲一方人士開

放。與此同時，政府還有把其他幾十幅大片土地租出作為富豪的世外

桃源式俱樂部。在多數人連閱讀空間甚者是生活空間都缺乏的情況下

（更為可怕的是城中還有 17萬人之多被鎖閉在劏房），每日必可憐哭

訴建公屋土地不足的政府，居然堂而皇之的為滋養富豪們的酒池肉林

生活，慷慨提供香港最為稀缺的資源——土地。 

實體空間被壓縮 精神空間萎靡不振 

實體空間在香港被極度壓縮，閱讀文化的精神空間也隨之萎靡不

振。人們習以為常的是緊張且長時間的工作節奏，升職加薪買樓成了

多數人孜孜追求的生活目標。多數人知道，閱讀與實現他們這些人生

理想大相迳庭。最應該閱讀的學生，從小到大也是被灌輸著這種以職

業或金錢為導向的人生觀。有多少學生會為閱讀而去單純地閱讀？即

使很多學生還沒有領悟這種強勢人生觀的真諦，他們早已經被繁雜的

考試和學習各種課外技藝壓得喘不過氣來。最終，能真正花大量時間

甚至把心交給課外書籍報刊的學生，在數量上不斷下降。 

更為離奇的是，香港的公共領域充滿了各種恐嚇閱讀文化精神空

間的事物。不可置疑的是，香港是全球房產中介店最多的城市。它們

遍布在香港大街小巷，數量甚至超過了便利店，而且全身貼滿了各種

天價樓盤的報價告示。所以，每當有上班族、在校學生、甚至是家庭

主婦在街上行走時，房產中介店散佈的價格警示都會告誡他們必須生

存加倍努力，不然來世也只能住在狹小的地獄房間。如果一個人，天

天面對這種信息，還有多少人會有精神力量去掛念閱讀的樂趣？ 

雪上加霜的是，香港的大街小巷充斥購物和飲食的大小店鋪。根

植在最繁華區域的是密密麻麻的奢侈品店鋪，它們豪華得宛若宮殿，

銷售著昂貴卻追求者眾多的商品。許多人上班和上學的足跡，都要經



 

過這些售賣各種誘人商品的店面。比如，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多需要

經過一個叫「又一城」的巨型商場才能進入學校。在消費樂趣的耳濡

目染下，又有多少人會去掛念不能直接為消費帶來資金來源的閱讀？

同時，香港的大大小小的餐館不計其數。從茶餐廳到米其林三星餐廳，

香港的空氣瀰漫著人對飲食的強烈欲求。在飲食氛圍極度膨脹的環境

下，又有多少人在進食過程或者酒足飯飽後會掛念閱讀的樂趣？同時，

由於家居環境狹小，很多人把餐館當作消磨時間的一個很好去處。回

家可以做的是去睡覺，或者與其餐後找個地方去閱讀還不如去購物逛

街。更為可怕的，近些年，港人在街上和商場行走，還要被從內地湧

入的消費豪客所震顫。更多人需要琢磨的是：通過什麼途徑才能像內

地同胞那樣，大量購買各種商品？ 

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香港還能挽救並哺育已經瀕臨死亡的閱讀

文化嗎？我認為最快速最直接的做法是大力擴張閱讀文化的實體空

間。巨大無比的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可以首先用來建造公屋的地塊，

而且這些新造的每個公屋單位面積要大些，設施好些。這樣，公屋不

會再被造成像貧民窟，而且更重要的是每棟樓都要有添設良好的閱讀

室，整個公屋更要添設環境幽雅的總閱讀室。與此同時，景色優美的

清水灣鄉村俱樂部、深灣和石澳高爾夫球常應該被政府收回，用來建

造地標式的公眾閱讀中心，圖書館和文體場所。這些大面積公共實體

空間，會憑藉它們優美的景色和安逸的環境吸引更多人去書籍報刊為

伴，享受閱讀樂趣。香港政府和民間團體還可以做的是，在名店雲集

的中環，尖沙咀和銅鑼灣，租下一些昂貴的店鋪，然後通過競爭低價

租給開設書店的商家。同時，也可以為其他書店在它們適當減價賣書

和組織讀書品書活動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租金資助。我堅信，實體空

間的擴張必定會改變香港閱讀文化的精神空間，召喚吸引更多人來靜

心享受閱讀的樂趣和在香港生活的樂趣。 

改變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以上這些提議，對多數港人來說非常荒誕的。因為我們港人習慣

的是政府如何把更多優質土地賣與地產開發商用來建造天價樓盤，同

時把更少更差的土地留給建造如貧民窟的公屋策劃。同時，更為荒誕

的是，它們會改變香港只以金融、旅遊購物和房地產為支柱的形象來

吸引全球的關注。以後香港另外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獨特地標性的閱

讀建築和由此慢慢興起的閱讀文化氛圍，畢竟放眼全球沒有多少政府

會用最優質的土地和最優惠的政策，去推動閱讀這項不會直接有大量



 

經濟效益「腦力休閒運動。」 

但是，這些提議真的荒唐無羈嗎？我們要必須看清楚的是，在以

金錢為導向的香港，真正能讓這個城市更佳吸引人的不是更多金錢積

累，不是用政府政策來寵護富豪。近幾年香港經濟發展不錯，但港人

的生活素質提高了嗎？這個問題香港官員必須要捫心自問。很多人其

實已經知察到更多的港人的變得焦躁憂慮。雖然商場更多、遊客更多、

餐館更多、經濟也更好。但是，樓價卻天天在念緊箍咒，奶粉一度買

不到，而且物價在不斷上漲。在此情況下，港府用幾百億財政盈餘向

港人來「派糖」，這種簡單用金錢來治療由金錢產生的各種社會的問

題的做法，連社會的表皮問題也醫治不了。 

其實，完全以金錢為導向的政策，只會讓更多的人更強烈地縱情

迷失在燈紅酒綠的慾望中。小說《The Great Gatsby》已經給我們敲響

了警鐘。很多曾經去Mr Gatsby城堡盡情玩樂的人，卻一個也沒有在

他的葬禮上出現。那些人只知道享樂和憑藉金錢來衡量人的價值，Mr 

Gatsby在死後已是一文不值。這樣的事情也會在香港發生，因為金錢

為導向的政策已經在香港生根發芽，並且迅速躍升為引領價值觀的巨

大枯樹。 

大力擴增閱讀空間，其實是為了改變以金錢為導向的政策和價值

觀。閱讀在給予人知識的同時，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在於勸戒人少縱情

於浮光掠影般的玩樂。我們可以通過公開媒體，如電視廣播和集體討

論，來獲得信息和知識。閱讀讓人在獲得個人空間的同時，去思考我

們每一個人應該真正珍惜的事情，同時慢慢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升

職加薪買樓會是讓人快樂的唯一來源嗎？縱情購物和飲食能真正讓

人快樂？我們應該如何去對待自己、父母、朋友、整個社會，甚至是

組成我們生存環境的動植物？從這個角度上，閱讀是讓人暫時少想些

金錢，多想一些金錢以外的是人和物。因此，它可以讓一個人和一個

城市擁有更多的人情味。 

所以，我堅信香港的未來是取決於港人能否有更多空間去體驗閱

讀的樂趣，從而再也不會把誠品這樣的書店當作遊樂場。随着閱讀空

間的逐漸擴展，香港的角角落落會變得更加有人情味，同時港人會在

從容自在中擁有港味更濃的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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